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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影视作品是最早期跨越国门并风靡全世界的文化产品。其中中国功夫片给非洲观众留

下最深刻的印象并为多数影迷创造了梦想之路。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部分非洲影迷重构

了对中国文化的认知。本文以三人为代表例，隆重讲述了非洲功夫影迷塑造并追求自己的

“功夫梦”故事。喀麦隆籍少林武术使者释延麦、加蓬籍功夫影星吕克•本扎以及笔者亲

身经历的口述与采访记录为展开非洲影迷的“功夫梦”提供论据。从三人物的故事中可以

得知，“中国功夫片”的威力与跨文化交际能力万万不可忽视。所以内容要以观众为中心，

而最终目的应该是文化共享。就非洲而言，为了更有效地落实中非影视交流与合作，本文

章建议“中非功夫片”这一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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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arrative discourse of Chinese Kung fu dream chasers’ experience 

Abstract 

Chinese film and television works are the earliest cultural products to cross the country’s borders and 

become popular all over the world. Among them, Chinese Kung fu films have left the most profound 

impression on African audiences and shaped a dream for most fans. Some have grown up keeping up their 

childhood dream that will influence their later career. However, the process of going from reveries to 

realities when through a serious reshuffle of mindsets. The stories and life experiences of the first African 

Shaolin monk Shi Yenmai, the Gabonese kung fu movie star Luc Benza and the present article’s author are 

case studies to clarify the “Kung fu dream” adventure of African moviegoers. As can be seen from the 

stories of the aforementioned three characters, th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Kung fu 

films" should not and cannot be ignored if we want to speed up communic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Moreover, suggestions are made in this article on how to improve 

Chinese Kung fu films to make them more attractive and African audience-oriented. The concept of 

"China Africa Kung fu films" is also prosed as means to boost the China Africa Film and TV cooperation. 

Keywords: African moviegoers, Kung fu movie star, Kung fu dream, China-Africa Kung fu films 

 

前言 

中国功夫片是早期走出国门的文化产品之一，担负了中国武术走出去并与世界不同文化类

型沟通的使命，如今仍是中国文化热爱者观察中国的窗口之一。喀麦隆与中国建交于

1971 年；这一年中，李小龙在香港主演了《唐山大兄》，该电影打造了他后来走进好莱

坞大门的基础，并随之走进了非洲观众的视野。李小龙是首位闯入好莱坞的华人演员，因

此是最早走进非洲观众视野的华人，其凌厉坚毅的武术风格震撼了非洲影迷的心，因此给

非洲影迷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在此背景下，许多非洲影迷创造了属于自己的 “功夫

梦”，其中一部分不屑代价地追求并试图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样比较典型的例子的是喀麦

隆籍少林武术使者 Dominique SAATENANG（释延麦）、加蓬籍影视演员 Luc BENZA（吕

克•本扎）及本文笔者等。他们是早期非洲功夫影迷之一，后来就功夫片的影响下来到了

中国追求李小龙等偶像的踪影。他们与功夫结缘的故事大致反应了非洲影迷们对中国功夫

片的感知与理解以及通过功夫片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以下是三人故事案例的叙事。 

一、 非洲李小龙——释延麦（Dominique SAATENANG） 

Dominique SAATENANG 是少林寺武僧，一级运动员，北京体育大学优秀学员，特技动作

演员，武术指导。中国传元素在他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i延麦在祖国喀麦隆第一次看到

《龙争虎斗》时，对电影与影视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之后参与了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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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包括由 David Lai 指导的传记式电影“非洲功夫王子”，此片由美国公共电视网制作，

释延麦解释说，就是从那部电影开始我被称为“非洲李小龙”。在动作电影的熏陶下长大，

加上周围朋友和戏剧老师的传授（他曾在巴黎接受 Hélène Zidi演员培训班的训练，还曾在

伦敦和洛杉矶等地进修戏剧课程），如此的氛围让这个电影狂人有了做演员的想法，而这

种态度就像流水一样从容和坚定。关于功夫片的非洲传播，他认为非洲观众通过功夫片是

很难给予武术他的实际价值。就像他那样，许多功夫影迷从屏幕上到实际生活中追求“真

功夫”的旅途中不免会有些失望。就“功夫梦之旅”这一主题，笔者对武僧释延麦进行专

访，收录这位专家对自身的梦想之旅，从普通功夫影迷到今天的成就。释延麦更详细地叙

述： 

‚一天晚上，我看了由李小龙主演的《龙争虎斗》，我的世界发生了巨变。我下了重

要决定，即练习武术来满足自己对武术的好奇心与追求。由于我练习武术信念的坚定与叔

叔的阻拦，最终我们达成了协议，只要我学习优秀，叔叔就会满足我的愿望去练习武术。

但是除却叔叔的挑战，另外一个挑战是如何找到武术俱乐部以达到接触武术的第一步。经

过我对武术俱乐部不懈努力的搜寻，终于找到了一个以练习双节棍为主的俱乐部。我欣喜

地参加了我的第一节‘武术课’，但不幸的是我的眼睛被打肿，发生这件事后，11 岁的

我不知道以何理由面对叔叔的阻挠。最终第一次‘武术’的接触以叔叔的禁止收尾。后来

我去加蓬（喀麦隆南边国家）求学。一天早晨我去公园跑步，看到一个中国人在练习武术，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走上前去与其搭讪，但是他既不懂英语，也

不通法语，最终我选择以自己的肢体语言来表达对他和他所练习武术的崇慕，他明白了我

的来意并在地上写下了‘5:30’。第二天早晨，不到 5:30 我就已经等在那里准备接受武

术的熏陶，自此我的武术梦走上了正轨。我跟随他学习了不到两年的武术，原因是他要回

国。由于练习武术的过程中我受了伤，因此，他离开之前，把我推荐给了一个会针灸的中

医。巧合的是，这位中医也会武术，并且是中国武术的亚军。于是我继续跟随他学习中国

武术，并在 1996 年创立加蓬武术协会。自此开启了我的武术宣传表演活动。其中比较有

名的是‘驻加蓬中国武术大使馆杯’表演。由于表演的成功，中方大使给予了加蓬武术协

会的援助，并提供了我亲临中国学习武术的机会，时间为一个月。我就这样来到了中国。

刚来中国既开心又失望，因为我并没有直达我梦寐以求的嵩山少林寺，而是去了一个离少

林寺 20 分钟路程的武术学校。但是在此期间我拜访了少林寺，幸运之神再次降临，我遇

见了少林寺方丈，并得其招手示意至前谈话，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他给了我他的名片，

我误以为是邀请我到少林寺学艺。第二天，我便来到少林寺找方丈，希望开始武术的学习。

方丈答应了我的请求，自此，便开启了我四年的少林寺学武生涯。我是在 1999 年进入少

林寺学武，并成为少林寺对外招收的第一个外国徒弟。 

在参与武术比赛期间，我被法国和加拿大武术协会成员选中，并被邀请去那些国家为

武术的传播提供力量。同时北京体育大学也邀请我继续读博士。面对法国，加拿大，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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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以及读博的多重选择，我最终的选择是既回非洲传播武术贡献力量，也去法国等欧美

国家发展武术。目前，我已经走了 70 多个国家，并创办许多武术协会，培养了数千个学

生，在不同的场合进行表演，甚至许多国家的总统亲眼观看过我的武术表演。我相信武术

可以促使中非文化交流，比如我借用在少林寺的机会介绍了关于非洲的一些传统武技及舞

蹈文化与习俗，我也多次带中国朋友们到非洲旅游，让他们接触媒体背后隐藏的真实非洲。

日后我希望中国武术与非洲繁多传统武技与格斗术也进行交流与沟通，那样武术国际化的

意义就会更上一层。功夫片同样也要更接近非洲影迷的日常生活，甚至讲述与他们有直接

或间接关系的故事，那样以来，非洲影迷们才会更加与中国文化结缘。‛[1]  

 

二、 非洲功夫明星——LUC BENZA（吕克·本扎） 

本扎就是一位一心想学习中国武术绝学（飞）的非洲人。中国武侠片在非洲的传播使得少

年本扎接受了中国武术的熏陶，武侠片飞来飞去的情节打动了非洲少年渴求武术的心，一

心想成为身怀绝技飞檐走壁大侠的本扎笃定了要到中国学习“飞翔”本领的想法和行动[2]。

结果踏上中国领土，未曾寻觅到会飞的真人，反到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看到了掉威亚的“飞

人”，现实和想象之间的碰撞使得本扎苦闷并埋头于少林等地去学习真功夫，在习练中国

武术的道路上最终释怀，成为名副其实的武林高手。在追求功夫梦道路上，本扎最终加入

影视圈，如今已出演了《功夫小子》、《替身打手》、《她来自台北》、《龙在少林》、

《决战芝加哥》、《冲出亚马逊》、《李小龙传奇》、《咏春小龙》、等动作片。本扎的

例子反映的就是非洲人透过功夫片认知中国的情形。在被采访中，他讲述： 

‚在加蓬，中国功夫电影一直非常流行，小时候看过李小龙主演的影片《精武门》后，我

就对中国功夫产生了兴趣，那时我常常被中国武打片飞来飞去的场面所吸引。1983 年，

14 岁的我带着一个能飞起来的梦想从加蓬来到中国武术的发源地——河南嵩山少林寺，

后来又到北京体育大学学习，之后慢慢参加一些武术比赛，取得一些名次。后来我一到中

国，就问当时来机场来接我的舅舅，会飞的中国人在哪儿，第三十六房在哪儿，后来我到

北京电影制片厂看到摄制组拍武打戏之后，才明白原来都是假的。‛[3] 

在 2015 年 12 月 11-12 日浙江师范大学举办的“首届中非影视合作论坛”，吕克•本

扎以自生经历与丰富经验对中国功夫片在非洲的传播做出建议。他再三强调“非洲观众对

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功夫片很熟悉，他们知道李小龙，成龙还有李连杰，但是功夫片

里面的对话很少，并且这些对话不是很接近现实，因此功夫电影还没能够向非洲观众完全

的展示中国。”后来与笔者交流时，本扎进一步解释（笔者也当天参与此论坛）说，在非

洲的中国功夫片在讲中国的故事同时应该讲非洲的故事，非洲青年人也要给予演角色的机

会，如他在《李小龙传奇》那样，这样一来电影才更加接近非洲影迷。他进一步解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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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他那样许多年亲人在功夫片认识中国时，反而到中国会失望，所以电影要更加接近实际

生活，接近当地观众的日常话题，比如可以结合“中国的打”与“非洲背景”，或者以中

国的背景讲述个非洲的武打故事等。简言之，电影要让非洲观众意识到他不再是“他者”

的旁观者，而是“自我”的观看者。他另外也认可“中非影视论坛”这样的学术交流空间，

有利于发现问题并推荐相关解决策略，从理论出发到事实。本扎因此特别建议中非双方的

导演与电影界精英与人士应该加强交流与合作，而这些初步努力也应该得到双方政府的认

可与支持。 

 

三、 笔者“功夫梦” 

本人的功夫故事的崛起同样是离不开李小龙等人的功夫片。电影给我们带来的是内心所欲，

哪怕是小时候的幻想，有时会出现在屏幕里。在实际上，大多只是视觉效果赐予我们的精

神一种满足感，带我们进入一个不存在的境界。中国功夫片作为中国影视作品的一个类型，

对于外国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时中国功夫片所塑造的形象被认为是中

国人的化身。因此，未曾亲临中国的非洲人，至今大部分仍以为只要是中国人，其必然会

至少一种拳术，一种代表中国功夫的武术。在非洲，当年轻人见到中国人时，他就禁不住

跑上前去搭讪，并开玩笑的模仿展示他在电影里看过的某些武术动作，同时附带模仿几句

中国话。如果恰巧这位中国人也很外向，并懂点当地语言的话，俩人一旦有言语交流，非

洲朋友总要问道：“你一个人能空手打几个人呢”、“中国夫妻万一打架是否跟中国功夫

片上的场景一样是用功夫对打？、“和尚真的会飞吗”。[4]这些问题也间接反映了非洲受

众通过中国功夫片了解的中国。我记得首次看“太极张三丰”这部李连杰演的电影时，觉

得太极能使人与大自然和谐并到达内功训练的最高境界，进而实现随心所欲的飞来飞去，

潇洒飘逸的轻功。我因此下决心学习武术，直到后来我自创武馆授徒传艺。对武术的体验

与电影所展示的相比让我有些失望，于是促进我到“功夫王国”的中国熏陶更多答案。值

得一提的是，2011 年 2 月 12 日在喀麦隆的雅温得第一大学举办的“中国功夫表演”引起

了孔子学院对“功夫梦想者”的关注与支持。该表演完毕之后、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

院长赵有华先生和他的代表团非常满意，孔子学院的网站两周后出现了这样的一篇文章：

“武术表演震人心。[5]  

喀麦隆时间 2011 年 2 月 12 日下午，喀麦隆孔子学院的老师们应孔子学院学生罗德里

格的邀请一同观看了一场内容丰富，充满“中国味儿”的武术表演。众多喀麦隆武术爱好者

们在师傅罗德里格等带领下，表演了各式中国武术。有李小龙开创的截拳道，更有蛇拳与

虎拳对抗，中国功夫的擂台，以及令人瞠目结舌的单手劈砖、用头破砖的气功和金身断棍

的表演！即使是在中国，气功也是很有难度的表演，更何况在遥远的喀麦隆，人们自发地

成立社团学习中国武术，更是难能可贵！一套套实打实的中国功夫令全场的人赞口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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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手叫好。这些中国武术爱好者中有很多想学习中文的中国文化爱好者，赵有华院长代表

孔子学院欢迎他们去孔子学院学习。这让在场的武术爱好者备受鼓舞。而孔子学院的老师

同样也受到这样真诚执着的中国文化爱好者的鼓舞，一定尽全力做好传播中国文化的工

作。” 

到了中国之后，人们同样对我非常好奇，每当与一个刚认识的中国朋友交流时，他总

会问：“是不是你们都是篮球、田径高手？你们是不是有很多老婆？你们那边是不是养狮

子跟养猫一样普遍？”等等。有些胆子大一点的中国朋友会摸摸我的皮肤、头发什么的。

这也反应媒体如何影响对非洲及非洲人的了解。在那种跨文化语境的不懈努力与适应，我

继续对武术技术的熏陶以及理论的探究。参与了规模更大的，观众更国际化的武艺演出及

参与武术影视的拍摄，正如 2015 年 12 月的“全球孔子学院大会文艺演出”那样。 

当时在场的观众有来自世界各地（130 多国家）的 2000 多观众，后来节目在上海东

方卫视以及其他国内外媒体上播出。当与在非洲的同胞们分享这些在中国进一步体验中国

功夫的实践经历时，对他们来说与电影里他们未见过的演员大不一样，因为这些让他们感

觉功夫更属于他们的，更接近他们的生活。甚至可以说，这种真真实实的传播效果远比偏

离实际生活的飞檐走壁武术电影要好的，而最终不会辜负对受传者做出的许诺。 

简言之，在中国的新生活即让我接近了“功夫梦”的不同层面，又让我了解实际中国

社会中的功夫，以便与电影中的功夫做出更准确的比较，分析出电影传播媒介给影迷们带

来的“错觉”。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武术基地如中国河南的松山少林寺等地，已渐渐成为许

多“功夫梦者”的目标地，多数同样陆陆续续从“功夫片”世界里到那些地方追求梦想。

总结了这些经验后，就中非影视合作而言，我在第一届中非影视论坛这样提出想法：‚出

于喀麦隆年轻人对中国功夫片的兴趣，为了促进中国与非洲的文化交流，我提倡拍一种新

的影片：中喀功夫片——以既包含中国武术文化同时也包含以喀麦隆为代表的非洲武技文

化[6]的武打片为素材，以喀麦隆本土文化为背景，以中喀合拍为合作方式‛。[7]这样，既

可以令喀麦隆年轻人更好地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又可以让中国朋友们进一步认识喀麦隆，

给中国朋友打开一个重新认识并了解非洲的窗口，是推进中喀文化交流一举两得的事情。 

 

结论 

总而言之，中国功夫片在非洲大陆的传播标记着中国文化产品走进非洲大陆的初步。而先

驱者李小龙等人在敲开非洲观众之门的同时，也敲开了功夫梦想者之心。非洲影迷心中随

之而刮起了“功夫梦”风暴，该风暴吹起了部分梦想者到中国来熏陶功夫片所展示的“超

人本领”。但真相的事实令他们苦闷并埋头于少林，武术高校等地去追求“真功夫”的踪

影，在此道路上最终释怀，成为名副其实的武林之员，为落实多年的梦想而搭建基础。少

林武僧释延麦，影视演员吕克•本扎及笔者等是其中典型例子。他们的梦想之旅故事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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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的中非文化交流，尤其是武术影视交流指导方向。他们的经历告诉我们，电影的威力

万万不可忽视，内容则要以观众为中心，而最终目的应该是文化共享。就功夫片而言，内

容既要保持打斗给观众带来的那种刺激感，又不得太偏于理想化，以免辜负对观众做出的

“真功夫许诺”。最后本文建议，在中非影视合作框架下，中非双方导演不妨携手探索并

合拍“中非功夫片”，创造中国武术与非洲武技的新交流空间，为中非文化的双相传播创

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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